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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里的最美“护航员”
市救助服务中心丛淑丽5年护送150余位受助人员平安回家

□文/半岛记者 刘笑笑
图/半岛记者 钟迎雪

一年之中，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火车上，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
她已经去过了24个；她赶火车时，可能
要推轮椅，抬担架，背着别人；她接触
的人，可能衣衫褴褛，可能身患疾病，
如精神分裂、肺结核、艾滋病……
她叫丛淑丽，是青岛市救助服务中

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一名年轻的党员。
90后的她，工作5年时间，共护送150余
位受助人员平安返回家中，帮助他们实
现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团聚……

经常会接触患传染病受助者

朴素、亲和，是丛淑丽给记者的第
一印象。在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她拿
着工作簿，挨个房间查看询问受助人
员的情况。跟每一位受助人员聊天，丛
淑丽都始终微笑着，充满亲切感。“大
爷，户口我们帮您落上了，这下您可以
放心回家了。”丛淑丽坐在一位老人的
床旁亲切地对他说。这名因特殊原因
导致在家乡没有户口的单身孤寡老人
很激动地拉着她的手，“太谢谢你了姑
娘，谢谢你们这些日子的照顾……”
丛淑丽是个有爱且心思细腻的姑

娘，1991年出生，大学学的是社工专
业，毕业后就进入了青岛市救助服务
中心工作。她记得刚工作不久的一天
晚上，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人员被送
到救助中心。那晚正好是丛淑丽值班，
当时这名流浪人员不想入住救助中
心，始终坐在大门口不肯进来。丛淑丽
为了拉近距离，就在他旁边肩并肩坐
下来陪他聊天。终于，这名流浪人员被
安抚下来，决定暂住救助中心。就在办
理登记的时候，丛淑丽才被对方告知他
患有肺结核病。“当时心咯噔一下，估计
神情都流露出紧张和不自然了。因为和
他聊天的时候，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了
我脸上。”丛淑丽笑着说，当时自己太年
轻，没有经验，事后紧张得赶紧给自己
当护士的姐姐打电话询问会不会被传
染。姐姐宽慰了她一番，并为她讲解了
一些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从那之后，丛淑丽还接触过好多

位患有肺结核、艾滋病等疾病的受助
人员，不过丛淑丽不再有所顾忌。“来
到这里的人，都是弱势群体，这里是他
们在这个城市最后的依靠。我如果是
那个被救助的人，看到救助我的人还
戴着口罩对我有所忌讳，我内心肯定
不好受。所以，换位思考，我不能让他
们感受到一丝冰冷或者受到了歧视。”

一个月有15天要做“护航员”

工作五年来，丛淑丽除了在救助中
心工作，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火车
上，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流浪人员
回家路上的“护航员”。这并不是一份轻
松的工作，因为服务的对象大多是肢体
残疾、精神障碍、年迈无力或者身患重疾
等。别人出差，在火车上的时间可能是最
放松的，可以睡觉聊天看手机，而丛淑丽
他们在火车上的时候却是最紧张和忙碌
的，因为他们需要时时刻刻照顾护送
对象不能出现一丝马虎。
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次她和另

外三名同事一起护送两位流浪人员回

家，目的地是重庆。他们两两组合，各
照顾一名流浪人员。因为乘坐的是普
快，旅途时间长达30个小时，一路上丛
淑丽照顾的流浪人员因为患有精神疾
病，精力非常旺盛，四处溜达，到了晚上
也不睡觉。受助人员走到哪里，丛淑丽就
要跟到哪里，饿了要给她买饭，还要按时
喂她吃药。担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为了
安抚她的情绪，丛淑丽还要不断跟她聊
天。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再加上一个晚
上未合眼，到站后一下车，丛淑丽就感
觉天旋地转，呕吐不止。
由于经常一个月中有15天的时间

要外出护送流浪人员回家，这样高强
度的工作让这个刚踏入工作岗位不久
的姑娘也开始犹豫自己能不能胜任。有
一天深夜，丛淑丽在单位值班，翻看了一
本宣传册，看到一组照片，有个人背着一
个成年男人，穿过狭窄的火车车厢过道，
看起来就像是弟弟背着生病的哥哥。但
其实，背人的是她的同事，他背的是一位
瘫痪的流浪乞讨人员。这位同事已经有
五十多岁了，要背一个成年男子，并不
轻松。看着照片，丛淑丽很难想象，是
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把人从检票口
一路背上了火车，并且连续26个小时
耐心照顾一位流浪汉。于是，有一次丛
淑丽和他一同护送受助人员返乡的时
候，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同事只回
答了四个字：“这是工作”。
老同事的一句话，给了丛淑丽很

大的触动。从这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想
过放弃。“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越
来越能理解我的同事，能理解他回答
我的那四个字背后的含义。我们的工
作很平凡，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一个
又一个人。”丛淑丽说。

护送途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四川、
黑龙江、吉林、辽宁……五年来，丛淑
丽护送的足迹遍布全国24个省市自治
区，共护送150多位受助人员返回家
乡。在护送的路上，丛淑丽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突发状况。
有一次，她护送一名患有精神疾

病的女性回家。在火车上，这名女子会
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比如让护送人员
帮忙捶腿等，并大声叫嚷。周围旅客不
知内情，纷纷投来异样眼光，丛淑丽只
能不停向周围人赔礼道歉。
有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因为长年流

浪，卫生状况极差，洗一次澡也无法清
除身上的异味。在送他们返乡的时候，
丛淑丽也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流浪人员
的亲人没有将其照顾好而遭受白眼。
丛淑丽笑着说，自己还曾被火车

上的乘客误会是人贩子。有一次她负
责护送8个未成年孩子返回四川老家，
火车上孩子们活泼好动，丛淑丽和同
事生怕他们走丢，不敢有一丝马虎。即
使孩子们上个厕所，他们也要跟着守
在厕所门口。“睡在一个孩子下铺的老
年夫妇看到后，悄悄地拉着这个孩子
问是不是被拐卖了，他们可以帮忙报
警。当这个孩子笑着告诉我时，老人才
知道是一场误会。”
“护送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助人员
回家，有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
们必须格外上心。”丛淑丽说，每次护
送受助人员回家，救助中心都要事先
评估其健康状况，并为其做心理疏导
等。即使这样，也会遇到突发状况，有
一次她的同事就被突然发病的受助人
员掐住了脖子，幸好被别人及时解救。

艰辛背后收获的是感动

虽然有些流浪人员对她恶语相
向，不愿意接受救助；虽然接触他们，
有许多不确定的风险，比如被传染疾
病；虽然有些狂躁的精神病人还会对
他们动手，但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背后，丛淑丽坦言也收获了许多。
去年，丛淑丽和同事护送一名患

有精神分裂的洛阳籍女性海燕回家。
时年29岁的海燕18岁就离家出走，再
也没回过家。一路上，海燕很安静。“我
问她想不想家，她看起来无动于衷，平
静地说，‘还好吧’。因为她的记忆停留
在了18岁。”让丛淑丽印象深刻的是，
抵达目的地，一下车，她的爸爸妈妈就
一路小跑而来。她的爸爸激动地搂住

她的肩膀，她的妈妈则哭喊着抱住她，
“我的女儿，你想死我了，出去十几年
也不知道回家”。一家人团聚的场面让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丛淑丽不知何时
也泪流满面。
“安顿好女儿后，海燕的妈妈又急
忙地找到我们，她和我们谈起这些年
对孩子的想念，对我们连连道谢，她
说，‘这些年，我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我的女儿在外面过着什么样的
日子。她能够回来，重新开始新的生
活，得多亏有你们。”丛淑丽说，每每看
到亲人团聚，那一刻除了感动的泪水，
她也更加理解了自己这份职业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除了护送受助人员，丛淑丽还会

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儿
童。这些本该享受父母疼爱的小朋友，
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可能
是父母吸毒，可能是遗弃，也可能是家
暴。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让丛淑丽特别
心疼，“她刚来救助中心时，就像一只掉
落鸟巢的雏鸟一样彷徨无助，让人看了
格外心疼。”所以每天即使丛淑丽下班了
也不回家，都会等她放学回来，辅导她完
成功课，和她一起做沙盘游戏。在丛淑丽
的悉心照顾下，小女孩脸上的笑容一
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性格也活泼开朗
起来，这让丛淑丽格外欣慰。
“她对待受助人员特别有耐心，护
送受助人员回家的旅途中的确比较辛
苦，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遇到比较特
殊的被救助人时，她都主动要求护送
返乡，很有责任心，是年轻同事中出差
次数最多的。”丛淑丽的同事胡齐国这
样评价她。
“我在大学时候光荣入党，学的又
是社工专业，我希望能运用我的专业
知识，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想要回
家的人结束流浪，让亲人走失的家庭
得以欢聚一堂。”丛淑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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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淑丽
与被救助人
员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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